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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柱洞”*

郑君雷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摘要：岭南战国秦汉墓时常见有柱洞，其性质和功用较复杂，不仅与墓葬形制和棺椁结

构有关，而且涉及若干值得探究的葬俗现象。本文依“封门排柱”、“椁盖顶柱”、“椁板壁
柱”、“棺架立柱”、“甬道门柱”、“棺椁围柱”和“墓上表木和墓上建筑”逐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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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柱洞，出现在墓底、二层
台、墓道等处，位置、数量和形状不一，性质和
功用复杂。柱洞不仅与墓葬形制和棺椁结构有
关，而且涉及若干值得探究的葬俗现象，因此敷

衍成文，依“封门排柱”、“椁盖顶柱”、“椁板
壁柱”、“棺架立柱”、“甬道门柱”、“棺椁围
柱”和“墓上表木和墓上建筑”逐一罗列。

一、封门排柱

广州汉墓［1］的木椁室，主要是“井椁式”和
“封门式”两种形制。前者“由垫木、底板、壁
板、盖板作两纵两横，组合成一个大木箱模样”，
后者“椁室靠墓道一端作敞门式结构，门洞用若
干根木柱直竖封堵，其余部分与上式同”，主体
仍然是壁框结构。“在广州地区采用木柱封门的
木椁墓，到西汉中期始盛行，一直沿袭到东汉晚

期”。
封门木柱的数量不等。西汉中期至东汉前期
一般是六、七根，中间几根竖立在木质门限的凹
槽中，两侧边柱出底榫插入门限卯眼（图一，1）；

或者柱脚出方榫插入门限卯眼。这些封门排柱偶
尔会留下印痕。M1153 墓室近墓道口处有门限灰
痕，“当中有九个半圆形的封门柱印，直径约 0.4
米”（图一，2）。M3018“椁与木棺俱朽，距墓
底 0.98 米出现顶盖、壁板及封门木柱灰痕，柱朽
后形成垂直的圆洞，直达墓底”（图一，3），这

* 教育部 2008 年度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秦汉帝国岭南边疆的考古人类学研究”（08JJD840207） 阶段成果。

图一

1. 广州汉墓M4013 椁室封门排柱 2. 广州汉墓M1153 封门柱印和
木椁板灰痕迹 3. 广州汉墓M3018 封门柱洞和木椁板灰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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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柱洞是淤土堆积后形成的，并非当时的设置。
发表材料中尚未见到封门排柱直接插入墓底

形成的柱洞。广州汉墓以外，贵县罗泊湾二号汉
墓“椁室口的封门是用 12 根正方形或长方形的
木柱并立封住的”［2］。贺县金钟一号汉墓的椁室
也是封门式，只是“门洞用若干块木板直竖封
堵”［3］，而非排柱；贵县风流岭M31 则是“用十
一块方木竖放封门”［4］，与其相似。

二、椁盖顶柱

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木椁室内部，设有支撑椁

盖的立柱。贵县罗泊湾二号汉墓在椁底板的中部
横置一块“中方木”，“木上面每边从外向内各
排列竖立四根方柱，余下的空间设两扇木门，把

椁室分隔成前、后两室”（图二，1）。这些方柱
的间隔功能以外，还起到椁盖顶柱的作用。
椁室内的椁盖顶柱若穿透椁底，则会在墓底

留下柱洞。贺县金钟一号汉墓椁室“后室与前室
用木板隔开，隔板立于后室底板之上。从发掘时
所见后室南端地面上留有两个 10 厘米直径的柱

洞来看，隔板北侧的东西两端还有柱子，起顶固

作用”［5］（图二，2）。
广宁龙嘴岗［6］M8 墓底东北部近墓圹处有一

较大柱洞（图二，4），肇庆康乐中路［7］M9 墓底

有三道横向沟槽，“在后端沟槽中间有一圆洞，
直径 24 厘米，深 50 厘米，直壁圜底，壁面规

整”（图二，5）。这两座墓设置的是单个柱洞。
广州瑶台北柳 46 号墓“坑壁四转角处各有

一洞，深约 30 厘米，可能四角竖一根木柱”
（图二，6）［8］。龙嘴岗 M16 （图二，8） 和 M17
（图二，9） 墓坑残，分别发现两个和一个柱洞，

柱洞位于墓坑转角处，位置与北柳 46 号墓基本

相同。龙嘴岗 M6“墓室部分被破坏，前端右角
有一柱洞”，未附图。这三座残墓的墓坑四角原
来当各有一个柱洞，与北柳 46 号墓相似。肇庆
康乐中路 M7 发现四个柱洞，不是位于墓坑四

角，而是在与墓坑四隅尚有一段距离处（图二，

10）。龙嘴岗 M10“墓室被破坏，头两侧各有一
柱洞”，未附图，原来也可能是两对柱洞。
这类在土坑墓墓底发现的单个柱洞或者两对

柱洞，若发现椁室灰痕或存在设置椁室的迹象，

首先可以考虑插立椁盖顶柱的可能性。肇庆康乐

中路 M7“墓底中部为生土棺床，……比墓底高
出 20 厘米”，棺床前端放置陶屋、井、灶等器
物，空间关系与广州汉墓双层分室木椁墓的“假
二层”结构相似，M7 的四个柱洞插立的很可能
是支顶椁盖的立柱。
岭南战国秦汉墓二层台面的长边两侧经常见

到柱洞，一般是两、三对，绝大多数对称。以平
乐银山岭墓地［9］材料最丰富。其中一些墓的二
层台较为低矮。
广州汉墓M1060“四壁平直，距墓底高 0.34
米有生土二层台，当中形成一个 2.84 米×0.76
米仅可容棺的椁室。二层台两侧各有三个方形或
圆形的柱洞，深入坑底 16 厘米。前后两对柱洞
位置相对，中间的不对称，柱洞中有板灰”（图
二，11）。M1060 插立的虽然是“半明柱”，但是
二层台内的墓坑颇窄促，似不宜再设置椁板等结

构。因此《广州汉墓》推测“此墓的椁室是用生
土二层台为壁，在台侧竖木柱，柱顶可能架有横

梁组成椁盖支架，上铺盖板。由于二层台高度仅
0.34 米，高未逾棺，所以四周可能还加一层壁

板”。平乐银山岭 M71 的熟土二层台高仅 14 厘
米，“从板灰痕迹看，此墓有棺有椁，木椁从二
层台上垒砌”，说明《广州汉墓》的推测较有道
理。
银山岭 M115 二层台面有三对圆形柱洞（图

二，3），M126 在二层台四角设置两对方形柱洞

（图二，7），二层台均仅高 20 厘米。广州汉墓
M1060、银山岭 M126 和 M115 二层台较为低矮，
这类墓二层台面以上还可能有木椁结构，台面柱

洞插立的木柱主要用作椁盖顶柱，同时具有连结

椁板的壁柱功能。

三、椁板壁柱

二层台面见有柱洞的岭南战国秦汉墓中，还

有一些墓的二层台较高。
银山岭 M55 和 Ｍ114 在二层台长边两侧有

三对圆形柱洞，M74 和 M94 有三对长方形柱洞，

M97 有两对长方形柱洞。银山岭Ｍ64 二层台分
为两级，第二级台面有三对圆形柱洞 （图三，

1—6）。这些墓二层台较高，银山岭墓地一般在
0.8－1.25 米。
银山岭 M55“从残存板灰测得椁室高约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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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而铜棺环散落在墓底中间，说明紧贴墓圹
的不是棺板而是椁板。Ｍ74“二层台面和墓壁上
都有朽木痕迹”。因为墓坑较深，有可能是椁室
侧板立贴二层台壁，盖板平铺在二层台面，柱洞

插立的木柱主要起到联结椁板的壁柱的作用。
椁室壁柱与壁板的连结方式可以从罗泊湾二

号汉墓椁室内部的间隔结构得到启发。罗泊湾二
号汉墓椁室内在“正方木”上对称竖置五对木
柱，中间三对木柱的两侧开出背向凹槽（两端立

柱开出单面内向凹槽），凹槽内插入木板，以立

柱将木板连结起来，将椁室隔成东、西边箱和中
室（图二，1）。这几座墓插立的均为“半明柱”，
尤其银山岭 M55 壁柱明显凸出于坑壁，比较适

宜在木柱两侧开凹槽插入壁板。

四、棺架立柱

广州汉墓“架棺”或“架举棺室”的实例均
在木椁室内，“架举棺室”相当于间接“架棺”。
从随葬器物的空间分布和形态推断，“架棺”在
岭南战国秦汉墓中有一定数量［10］。“架棺”当
有棺架结构。
广州汉墓 M1048 直接“架棺”，以五条横枋
榫插在椁壁板上构成“疏底木架”，另以四根立
柱支撑棺架顶盖（图四，1）。“架举棺室”有三
种方式：M2040 以一列短柱承托“架举棺室”的
梁枋，横枋榫插在椁室壁板上，《广州汉墓》称
为“连壁减柱式”（图四，2）；M2050 横枋搭架
在对称的两列底柱上，然后纵向铺板“架棺”，

图二

1. 贵县罗泊湾二号汉墓平面图 2. 金钟一号汉墓平面图 3. 平乐银山 M115平剖面图 4. 广宁龙嘴岗 M8平面图 5. 肇庆康乐中路
M9平剖面图 6. 广州瑶台北柳 M46平面图 7. 平乐银山岭 M126平面图 8. 广宁龙嘴岗 M16平剖面图 9. 广宁龙嘴岗 M17平面图

10. 肇庆康乐中路 M7平剖面图 11. 广州汉墓 M1060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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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1. 平乐银山岭M55 平面图 2. 平乐银山岭M114 平面图 3. 平乐银山岭M94 平面图 4. 平乐银山岭M74 平剖面图 5. 平乐银山岭M97
平面图 6. 平乐银山岭M64 平剖面图

报告称为“立架式”（图四，3）；M2043 在椁底板
上分立三块横隔板，其上纵向铺板，构成上下双

层结构，称为“隔板式”（图四，4）。这些“架
棺”实例的木椁室内，设置支撑棺架顶盖的立
柱，或设置支撑上层棺室的底柱和隔板，只是未

穿透椁室底板，墓底未见柱洞等痕迹。另外，根
据广西南丹的民族学调查，岩洞葬的“棺架”结
构是以四根横枋榫穿四根立柱［11］（图四，5）。
存在“架棺”迹象的岭南战国秦汉墓在墓底

或二层台面往往见有柱洞，很容易联想到“棺架
立柱”或“棺室底柱”等结构。
岭南战国秦汉墓若在木椁中“架棺”，实例

中见到的几种方式皆有可能，尤其是“横枋榫插
椁室壁板”的结构最具适用性。不设二层台的土
坑墓中，龙嘴岗 M8 这类单个柱洞也可能用以插

埋支撑棺架顶盖的立柱；坑底有两对称柱洞的墓

例也有可能是“横枋搭架底柱”或“横枋榫穿立
柱”结构。设二层台的土坑墓中，二层台壁若有

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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椁壁板，横枋既可以榫插于椁室壁板，也可以只

榫插于木柱，或者同时榫插于椁室壁板和木柱；

若是环土为椁，则只能榫插于木柱。
徐闻五里镇 M1［12］二层台“表面东西两壁有

7 对互相对称的凹槽”，槽口平面细长且较浅平，
适合以木枋横搭，其上可承置一棺，其下悬空部

分相当于一个大腰坑（图四，6）。这类“凹槽”
可视为另类“架棺柱洞”。

图四

1. 广州汉墓M1048 棺架结构 2. 广州汉墓M2040“连壁减柱式”结构 3. 广州汉墓M2050“立架式”结构 4. 广州汉墓M2043“隔板
式”结构 5. 南丹崖洞葬棺架 6. 徐闻五里镇M1平剖面图

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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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甬道门柱

广州农林东路发掘一座“人字顶”木椁墓，
“墓坑西侧凸出部分的木构甬道以西区域，暂称
为门道。……初步认为门道位置原有木构设施。
在墓坑西侧凸出部分的北侧边壁发现 8 个柱洞，

南侧边壁有 5 个柱洞，可能与门道木构设施或修

筑墓坑时的防塌支护桩有关”［13］。
丁巍认为，门道“位于墓道之后，墓室之
前。门道设施有多种方式，大体门道由铺底板、
阶梯、两则的生土熟土台或直接的纵向木档板、
两侧的立柱等构成，且极有可能有木质覆顶。这
种形制多见于广州地区南越国时期大中型墓葬和

部分中小型墓葬，进入西汉中期逐步简化而消

失，是极具南越国地区域特点的一种墓葬结构形

式”［14］。这一推测有道理。
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的墓道尽端“两侧各有
相对柱洞五个，其间有栏板痕迹，底下有横撑

木，估计是夯筑墓道后留下来的”［15］（图五，1）。
与农林东路“人字顶”木椁墓比照，这些柱洞与
“门道”结构有关。
“门道”结构也有比较简单的墓例。广州汉
墓 M5012 墓道“近封门处挖低成一平级。稍前
有一道横列的凹槽，宽 20，深 12 厘米，两边有

柱洞，沟与柱洞内全是板灰”（图五，2）。报告
推测，“至于墓道的凹沟和柱洞，因上部已平
土，未见任何遗迹，推测可能是第二次下葬时，

椁口的封门柱朽坏，利用墓道两边的生土作壁，

外加墓门一道（其上还可能有盖板）。合浦文昌
塔墓地［16］M6 在靠近墓坑的墓道“两壁见有双重
门柱，间距 0.4 米”（图五，3），M8 墓道“距
墓室约 1.25 米两侧有门柱凹槽，一侧外还有一

斜槽，应寓意为斜撑”（图五，4）［17］。
“门道”位置的建筑结构还见有墓道两侧的
栏板（也就是丁巍讲到的“纵向木档板”）。贺县
金钟一号汉墓“墓道的后部与前部宽度不一，明

图五

1. 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平剖面图 2. 广州汉墓M5012 平剖面 3. 合浦文昌塔M6平剖面图 4. 合浦文昌塔M8平剖面图

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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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分为两段”，第二段比第一段从两壁各收窄 10
厘米，“在清理墓道填土时，发现第一段的两侧
壁有木板灰痕，知原来两壁竖插木板，板宽

28—30 厘米，高约 1.8 米”。贵县罗泊湾一号汉
墓的柱洞间也有栏板痕迹。
“门道”位置的两侧栏板实际构成墙体结构，
其实就是甬道，两侧柱洞插立的是甬道门柱和甬

道壁柱。

六、棺椁围柱

越南海防越溪墓地［18］在棺木周围栽立木桩

是极有特点的葬俗。
越溪墓地的情况见诸《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

批遗迹》的材料介绍，其中的船棺大墓“刚发现
时，棺材四周钉有八根木桩。两根钉在两头提耳
边，六根钉在棺材两边。可能是为了使棺材固
定。这些木桩先用火薰过，以防腐烂，然后才削

尖一端，因此木桩边上有木炭灰痕迹，而木桩尖

端则没有”。根据文字介绍和附图（图六），这些
栽立的木桩围夹着船棺，而非架起。
无独有偶。广州农林东路的“人”字顶木椁

墓“环坑壁发现有不规则分布的 23 个柱洞”。简
报推测“可能与墓坑修筑时防止坑壁崩塌的防护
架等有关。“人”字顶大墓全国仅三见，另两座
是绍兴印山越王陵和武夷山城村闽越王室大墓，

是百越地域等级很高的墓葬形制。农林东路大墓
推测属于南越国王室贵族。
广州汉墓 M1153 椁室“左侧壁有五个圆柱

灰印，直径 0.4－0.48 米；柱印内侧连着一条整

齐的壁板灰线绕至后壁，成曲尺形。右侧壁前端
亦有六个圆柱印，大小不等，柱印内侧的壁板灰

线有直有曲，很不规整”（图一，2）。报告认为
“这墓的椁室与一般用大木板累叠的做法不同，
而是采用大木柱并列直竖组成。椁室由大木柱并
列直竖而成。因柱印内侧还有板灰直线相连，柱
壁内可能是贴有一层衬板的”。有前两座墓为参
照，M1153 椁板外的立柱可能也是围柱性质。有
意思的是，该墓墓室长 10.34 米，宽 6.12 米，远

超过西汉前期木椁墓的一般长宽数值，被盗扰后

还余有陶壁、陶方盘、象牙、犀角等器物，其中
陶方盘为西汉前期墓仅见，也是一座规格较高的

大墓。
初步推测，这一时期岭南越族的高等级墓有

可能存在在棺椁周围裁桩立柱的葬俗。

七、墓上表木和墓上建筑

越南海防越溪墓地棺木之间钉有大木桩，从

行文分析，此处不是指船棺大墓棺木四周的八根

木桩。“棺木埋在坑穴内。发现时，棺木四周有
许多黑泥。与上面的土层有点不同。棺木按东西
向安置，微向南而倾斜，与瀚江流向并行。棺木
之间钉有大木桩，似乎标志着某一种事件，或者

是为棺木定向定位”。
银山岭 M116 平面图上，墓道外侧近墓门处

见有一对柱洞，平剖面图的对照表现在理解上可

能会产生歧义（图七，1）。银山岭 M117“近墓
门的左侧有一圆形柱洞” （图七，2）。依平面
图，这两座墓的柱洞开口在地表。
杨树达先生的《汉代婚丧礼俗考》说：“古
人重庙祭，汉人则重墓祀”，举出若干墓上植树
和墓前树立石柱的记载［19］。岭南战国秦汉墓在
地表裁立木柱，当是表示纪念或作为标识，性质

与墓上植树和墓前树立石柱略同。华表初为木
柱，因此将这类柱洞的性质推测为“墓上表木”。
合浦文昌塔 M5 为土圹木椁墓，长方形竖

穴。“墓室开口两侧有半开放式洞槽，一侧 4
个，一侧对应仅见 2 个”。平剖面图上，洞槽的
平面和剖面均为尖圆形（图七，3）。墓口出现柱
洞不是孤例。合浦罗屋村 M3 为东汉晚期砖室

图六 越南海防越溪大墓剖面图

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柱洞”

60



四川文物 2010年第 4期

墓，“在墓口两边发现两排共 9 个柱洞，两排柱
洞之间的距离略比墓室宽，基本呈对称关系。柱
洞均为圆形，圜底，直径 15—30、深 5—25 厘
米不等”［20］（图七，4）。这两座墓的墓口柱洞似
乎与墓上的简易建筑有关，也可能只是在地表的

墓口周围栽柱立柱。地表墓口若栽立桩柱，可以
视作棺椁围柱的变体形式，也可以视作“墓上表

木”的一种形式。

八、存疑柱洞

由于墓室和棺椁保存情况以及发掘报告图文

介绍的限制，有些迹象能否判断为柱洞只能存

疑，有些柱洞的性质和用途也无法推测。

图八

1. 乐昌对面山M183 平剖面图 2. 乐昌对面山M151 平面图 3.

灵川马山M7平剖面图

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柱洞”

图七

1. 平乐银山岭M116 平剖面图 2. 平乐银山岭M117 平面图

4. 合浦罗屋村M3平剖面图3. 合浦文昌塔M5平剖面图

61



四川文物 2010年第 4期

乐昌对面山墓地［21］M183 二层台长边坑壁两

侧有三道自上而下的对称凹槽，简报推测是放置

垫木的槽道。观察平剖面图（图八，1），墓底只
是中部有一条凹沟可以放置垫木，前后两道凹槽

也许是暴露于坑壁的柱洞。对面山 M151 坑壁两
侧的对称半圆状凹槽情况大致类同（图八，2）。
封开利羊墩墓地［22］M12“在墓坑的一端的

两角向外各扩展一小方坑，边长 20 多厘米，深

于墓底 30 多厘米，内无遗物，不明用途”。
“M27 墓的一端两角也有类似 M12 的小坑，深约
10 厘米”，M27 的两个小方坑分别出一件铜带钩
和一件小陶杯，更觉特殊。
灵川马山墓地［23］M6“墓室前部底也整体下

凹 6厘米，主要的随葬品均置于此。墓室前部墓
壁有 4 个略呈圆形的柱洞”，未附图照。M7“墓
壁从墓口往下即开始斜坡状，然后垂直往下至墓

底，南北两侧各有三个分布较均匀的长方柱洞”，
观察照片，墓坑北侧大部呈二层台状，三个柱洞

开口在二层台面；南侧三个柱洞开口在斜坡壁

上。这两座墓柱洞的性质和用途无法推测
以上扼要讨论了岭南战国秦汉墓柱洞的性质

和用途，尤其“棺架立柱”、“棺椁围柱”和
“墓上表木和墓上建筑”几项与岭南越族葬俗相
关，先前似未引起特殊注意，因此多着些笔墨。
必须指出，前面依性质和用途进行的柱洞讨论，

只是希望梳理出逻辑脉络，绝非逐一指认凿实。
虽然讨论这个问题不免有揣测成份，却很有必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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